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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

于思想解放的黎明。在艺术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

“苏派”油画体系与“高、大、全”的革命现实主义创

作模式开始受到反思与挑战。艺术家们渴望寻找一种更

为真诚、质朴的艺术语言，来表达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陈丹青于1976年与1980年两度

进藏，创作了《泪水洒满丰收田》、《进城》之一、之二

以及《牧羊人》等后来被统称为“西藏组画”的系列作

品。这些作品的问世，犹如一股来自雪域高原的清新凛

冽之风，震撼了中国画坛，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观念与

审美范式的诞生。

一、风格特质

（一）坚实的造型

陈丹青深受法国乡村画家米勒、库尔贝等现实主义

大师的影响，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摒弃了理想化的美化，

而是以坚实、有力的造型塑造出藏民粗犷、本真的体魄。

他运用阔大而果断的笔触，塑造出人物脸上被高原阳光

刻下的深邃皱纹、厚重藏袍的粗粝质感。在色彩上，他

大量运用沉稳的褐色、赭石、藏红与黑白对比，画面色

调凝重而和谐，仿佛汲取了高原土地、寺庙墙壁与僧袍

服饰本身的色彩，营造出一种肃穆、庄严的视觉氛围。

这种色彩处理并非对自然光的精确模仿，而是服务于画

面整体情绪与精神性的表达。陈丹青画风鲜明有力，借

鉴了法国乡村画派但又不失个人特色。画面色彩团块厚

重，仔细品后味会后觉得画中环境风貌的特征、藏民朴

实淳厚的气质给人一种感人的境界，鲜活地传达出粗犷

动人的高原美与人性美。陈丹青在绘画中对饱满的色彩

运用充满了激情，在衣着、首饰、表情和场景上充分地

利用了当地民族艺术文化元素，民族感和民间感浓厚，

充分地表达出其个性的复苏，表现出少数民族内在的精

神及民俗民风以及西藏浑朴天然的人情风貌和藏民生活

朴实醇厚的气质，《西藏组画》是中国油画史上的一座里

程碑 [1]。

（二）瞬间的抓取

每一个艺术家都要具备瞬间抓取的能力，而大多数

的艺术家都会去更多的关注生活中最精彩的瞬间这与当

时流行的有明确政治或文学叙事的主题性创作不同，陈

丹青的“西藏组画”刻意回避了戏剧性的情节。不管是

《进城》中那藏族夫妇一前一后行走的平凡瞬间，还是

《牧羊人》中那对拥吻男女的炽热情感，画面捕捉的都

是日常生活中未经雕琢的片段。这种“无情节”的构图

方式，将观众的注意力从“发生了什么”引向了“人物

状态本身”，从而强化了形象的直接性与视觉的冲击力，

使观者仿佛身临其境，与画中人物产生一种直接的、无

需中介的情感共鸣。

（三）材料质感和笔触的独特魅力

陈丹青对油画材料的表现力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娴熟

的掌控。他在画布上层层叠加厚重的颜料，清晰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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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刮刀痕迹不仅精准塑造了物象的质感，也以其自身的

肌理语言形成独立的审美价值，使画面呈现出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与材料表现力。这种对“画画本身的感觉”的

看重，让画画的过程和最后画出来的样子合为一体，凸

显了艺术作为一门手艺的实在和力量，也是对那时候学

院派那种过于光滑、过分修饰的画法的一种反驳。他对

于质感和笔触的运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当时在高原上

藏族人们性格的影响，在高原人民的生活中更多是洒脱，

在穿着上也是较为粗糙。所以陈丹青在创作的过程中更

多的使用奔放以及粗犷的笔触来展现藏族人民。陈丹青

画面中的笔触从不刻意耍技巧，但每一笔都用得特别准。

就拿《西藏组画》来说，他常常用短促、干脆的笔触画

藏民的脸和衣服：画康巴汉子黝黑粗糙的皮肤时，笔触

带着那种粗拉拉的颗粒感，看着就像能摸到高原太阳晒

过的痕迹；画藏袍那厚重的布料时，笔触又沉又扎实，

没几笔就把衣服的褶皱和垂下来的感觉画出来了。这种

不花哨、不堆砌的笔触，和藏民朴实的性子、高原空旷

苍茫的感觉特别贴合。在颜料质感的把握上，陈丹青也

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喜欢用厚重的油画颜料，还特意在

画面上留下颜料堆叠的纹路，让画里的金色麦田、深色

藏袍都透着能摸到的真实感。比如《泪水洒满丰收田》，

里面的金黄麦浪不是平平整整的色块，而是用细碎的笔

触一层一层叠出来的，风一吹麦浪翻滚的蓬松感，看着

就像在眼前一样；藏民穿的深色衣服，用的是稠稠的颜

料铺上去的，和亮堂堂的麦田对比特别明显，让画里的

情绪看着更强烈。不像有些写实画总追求画得细腻光滑，

陈丹青的笔触和颜料质感，都是为了画出生活本来的样

子。他就用画笔一点点触摸藏地的温度，让颜料的纹路

都成了表达情感的载体，最后才画出了这些带着烟火气、

充满生命力的好作品。

（四）题材选取

随着社会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西方文化的

吸收，使艺术家的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人的主体意识

开始觉醒，艺术表现意识深化，艺术随着革新呈现出新

的艺术思潮，艺术家也开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们为

了找到灵感和新主题，开始关注到远方的藏区和普通大

众的生活，以西方表达方式，来探寻中国油画更多的可

能性。对于陈丹青来说，眼睛所看到的日常生活就是他

创作的题材。他并不认为一件作品要评价什么、要批判

什么，或是要歌颂赞美什么，画家只是画了眼睛所看到

的东西，现实主义提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

观念，有时候，进行提炼会使作品变得不那么现实。他

的作品《西藏组画》，在绘画题材上大胆突破，摒弃国

家题材的表现，选择个人题材，深入观察藏族人民的生

活，描绘藏族人民不同的精神状态与表情，塑造出他们

独特的面貌和气质，真实地再现了藏族人民特有的生活

状况和风土人情。《康巴汉子》描绘了五个强悍坚毅的藏

族农民形象：画面质朴开朗，表现出他们的旷达和野性；

自信开朗的面貌，形象上精壮而独特。陈丹青用人道的

眼光来观察普通人的生活，使中国的艺术在当时的废墟

里透出了人的气息，这种气息一直存在于艺术家的创作

之中，激发影响着一代代艺术家的创作并开启了现实主

义绘画的探索之路 [2]。在陈丹青的选材中他更热衷于表

达普通生活和人们最真挚的感情，在他创作的《西藏组

画》中更是把这份“真实”做到了极致。和以前那些总

爱画“高大全”人物形象的美术作品不一样，《西藏组

画》里全是藏民的日常小事：康巴汉子坚毅的脸、牧羊

时相拥亲吻的情侣、一脸虔诚的朝圣者，这些都是生活

里随处能见到的画面。陈丹青特意把每幅画的尺寸都控

制在一米以内，这种小画幅一下子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

让人看画的时候，就好像能摸到藏区的烟火气。他自己

也说，最开始根本没想过要画组画，就是想老老实实把

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正是这份不刻意、

不做作的心思，让这七幅画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套，满是

鲜活的生命力。陈丹青画西藏，既没有故意美化，也没

有刻意渲染苦难，他只是认认真真地盯着藏民最本真的

样子。他用西方传统的写实画法，画出了藏民的粗犷和

温柔，把那些宏大的理想叙事，变成了对一个个普通人

的细致描摹。他选题材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扎进

生活里去感受，而不是站在旁边看热闹——只有沉下心

融入藏区的日子，才能跳出题材的老框框，抓住那些最

打动人的瞬间。

二、精神内核

（一）对“人”的重新发现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中，陈丹青通过藏民形

象，完成了一次对“人”的重新定义与礼赞。他笔下的

藏民，不是被意识形态符号化的“人民”，也不是被异域

情调化的“他者”，而是一个个有着强悍生命力、真挚情

感与尊严的独立个体。他们沉默、坚毅，与严酷的自然

环境融为一体，展现出一种未被现代文明过度修饰的原

始生命力。这种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描绘，是对长期压抑

个体情感的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一次有力反叛，呼应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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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社会对人性复归的普遍渴望。还有便是艺术家的对于

生存地域的体验，随着时代往前走，艺术家们开始主动

琢磨油画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而少数民族

题材的油画火起来之后，刚好让他们找到了油画和这类

题材的结合点。于是大家带着创作的想法跑到藏区写生，

扎进少数民族的日常里，亲身感受那里的生活滋味。这

对于艺术家以及当地文化和人民都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二）宗教情感与世俗生活的交融

尽管陈丹青本人并非信徒，但他的画作成功地捕捉

并传达了藏区文化中弥漫的宗教氛围。这种氛围并非通

过直接描绘宗教仪式来体现，而是内化于人物的神情、

姿态以及整体的画面气质之中。画中人物眼神中流露出

的虔诚、淡然与超脱，使其形象超越了具体的个体，成

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陈丹青的两幅名作《泪水洒满

丰收田》和《西藏组画》，都离不开他两次走进西藏的

经历——这片高原的风光和人情，实实在在滋养了他的

创作。第一次进藏时在金色麦田里的那种真切悲痛感。

1976 年 9 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全国人都沉浸在

难过里。而就在这个时候，陈丹青第一次踏上了西藏的

土地。藏区的辽阔壮美让他震撼不已，眼前的一切都充

满了新鲜感，再加上当时的时代情绪，他把自己的所见

所感画进了《泪水洒满丰收田》里。这幅画特别有画面

感：一片金灿灿的麦田里，藏民们围着收音机听到噩耗

后，一个个都忍不住哭了。明晃晃的黄色麦田，配上藏

民身上深色的衣服，一明一暗的对比特别强烈，一下子

就把那种复杂的悲痛放大了，看了让人心里很有触动。

画里那种不掺半点虚假的质朴情感，全是陈丹青亲身在

藏区生活、一点点攒下来的真实感受。第二次进藏时藏

民日常里的真实生命力，后来陈丹青考进中央美术学院

读研究生，毕业创作时，他又一次去了西藏，这就有了

后来轰动画坛的《西藏组画》。这套画被大家公认为特别

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一共七幅，每一幅都是藏民的日

常片段，像《康巴汉子》《牧羊人》《母与子》这些，都

是大家熟悉的主题。有意思的是，陈丹青说自己一开始

根本没打算画组画，就是顺着当时的情况，想画点简单

真实的东西，所以每幅画都控制在一米以内的小尺寸。

不像以前的画总爱搞大场面，这种小画幅看着特别亲切，

就像亲眼看到藏民的生活一样。他自己也说：“倘若没有

画中一个个美丽的西藏男女赏我激情与能量，我不可能

画出这批画。”这套画里最让人印象深的，比如《牧羊

人》里那对拥吻的情侣：男人的背影看着特别强悍有力，

女人的动作却有点笨拙僵硬，但偏偏这种不“完美”的

搭配，让画面里的爱情显得特别真实热烈。陈丹青用了

西方传统的写实画法，却画的是藏区原始质朴的乡村生

活，能看出来他观察藏民的时候有多仔细，把每个人物

的特点都抓得很准。

三、影响与启示

多年来，陈丹青和他的《西藏组画》一直是大家关

注的焦点，他放弃了当时流行的强调主题性、思想性的

做法，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了藏民的日常生活

片段，所创造出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意义巨大，对中

国油画创作影响甚远。《西藏组画》共 7 幅作品，分别为

《母与子》《朝圣》《洗发女》《牧羊人》《康巴汉子》《进

城之一》《进城之二》，所有作品均在西藏拉萨创作完成，

作品以写生的方式直接描绘了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将

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元素充分地运用于创作当中，表现出

他对油画创作的独特见解，画出了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3]。

陈丹青的藏区油画，对后来的中国油画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首先，它极大地推动了“生活流”和“乡土写实

主义”绘画的兴起，鼓励艺术家回归生活本身，从平凡

中发现伟大。其次，它对绘画本体语言的强调，启发了

新一代艺术家对形式、材料与笔触的自觉探索。更重要

的是，它树立了一个标杆：艺术的真谛在于真诚地面对

生活、深刻地表达人性。

参考文献

[1]彭继平.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元素在当代油画

创作中的运用——以陈丹青《西藏组画》为例[J].美术

界，2015（2）：93.

[2]袁圆.论陈丹青《西藏组画》的现实主义和价值

[J].收藏，2023（1）：46-49.

[3]彭继平.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元素在当代油画

创作中的运用——以陈丹青《西藏组画》为例[J].美术

界，2015（2）：93.


